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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很高兴看到这里这么多年轻人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有人在用 Zoom 观看，我们最好注意一点。我不知道我已经来过八次了。

    总之，我自认为是金刚乘的修行者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——也许是因为我出生并成长于某种文化、国家与家庭的熏陶之中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件好事，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幸运；但它也可能成为某种阻碍，某种阻碍真正修道的障碍。

    有时我想起从小看过的那些图像和雕像：非常宁静圣洁的释迦牟尼佛，忿怒相的骷髅头，男女双运的神像，牛头人身像，象头人身像，还有许多人兽合一的形象——那些看起来邪恶的和看起来神圣的，混杂在一起。我不确定这对我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有时我觉得是好事，有时又觉得这一切或许让我疏远了真正欣赏密宗智慧的机会，最终被文化所束缚。

    但我也成长于一个非常重视推理的文化与传统之中。可以说，我至少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佛教逻辑、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上——这种思维方式需要分析很多东西，乃至解构一切，包括佛、法、僧，以及我们所需的一切，就像佛陀亲自教导我们的那样。祂教导我们、鼓励我们去分析，不要只看表面。

    我必须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发现这种对推理、逻辑和分析性思维的欣赏，并不仅限于印度或西藏传统，在西方同样如此。所以我从小就对它充满热情，渴望欣赏——该怎么称呼它呢？文艺复兴？理性时代？浪漫主义？是的。

    但从佛法的角度，从巴查里亚那的角度来说，夏天的时候我会去佛教学院，基本上就是解构一切、分析一切。然后在寒假期间，我成长过程中，两边的家人通常都是瑜伽士，有大手印和大圆满之类的传承。两边都有很多暗示，说我把时间浪费在分析和解构事物上，说我把生命浪费在怀疑一切上，说我多么缺乏纯粹的感知与虔诚。

    回首往事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拥有这两方面的熏陶。但成长过程中，冬天时真是乱成一团——到处都是叫上师"心灵感应者"之类的说法，莲花生大师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，连山都向他跪拜，器物自行移动，各种奇迹纷纷出现。到了夏天，又回到坎贝尔式的解构主义，什么都解构。

    总之，经历了五十年，我想我可以说……我不想显得太狂妄——我觉得自称修习金刚乘，实在太狂妄了。但我想我可以说，我渴望、我希望修习佛法，特别是金刚乘。当然，不是一直都这样，只是偶尔，在我清醒的时候。那时我真的会非常激动、非常兴奋、非常确信。

    我喜欢"毒药即良药"这种说法，它让我兴奋。我喜欢听到"世俗即神圣"这样的说法——神圣即神圣，对吧？我也喜欢听到"这种情感，我拥有这种情感，它是非常轻松的智慧"这样的话。我喜欢这种说法。当然，这只是理性的层面，但我的意思是，现在是 2021 年，还能听到这样的说法，这很好，这很棒。

    而且这不仅仅是格言。"毒药即良药"、"情感即智慧"、"世俗即神圣"——这不仅仅是格言。这种哲学，或者说这种科学（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），还有实际的技巧，有实际的路径可以应用这种技巧。

    你称之为经验主义，对吧？我们喜欢它，不是吗？它是经验性的，而这些格言所表达的——"世俗即神圣"、"毒药即良药"——正是经验性的。你可以亲身体验，你可以亲身感受自己是否拥有这种体验。无论是什么情绪，它可以是忧郁的、感伤的，也可以是极具破坏性的，甚至是沉闷压抑的——但现在，我们可以体验到，它们其实蕴含着智慧。这不仅仅是一句空话。

    我知道接受它很难，但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机会。如果你真的给它机会，它就可能成为现实。这不是神话，也不是故事。这种修行、这种传统和知识已经存在了两千年，它不是最近在南海滩某个地方，有人看到日落时兴奋地发现的。它经过了许多人的验证——事实上，是许多杰出人士：学者、国王、王后，以及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领袖，例如可汗。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。

    朋友们，人们有时会说——他的行为举止不像个佛教徒，你知道，这是人们会问的问题。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因为不知何故，我们把佛教归类为"行为端正"的代名词。这确实很有意思，但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。

    有很多有趣的人——成吉思汗，是的，他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人。还有一位，比如西藏的赤松德赞王。如果你问一个藏人，尤其是宁玛派藏人，他们会尊崇他为伟大的文殊菩萨化身、慈悲的化身等等。但历史也记载，他有时像个孩子一样——当他对大臣们生气时，会吃掉自己的鞋子，在地上打滚，甚至自残。但这位国王也确实统治着大地。

    我认为，我们有时应该超越刻板印象。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，我们总是对他们有固定的印象，仿佛人类某种程度上停滞不前一样。无论如何，有很多有趣的修行者，特别是在佛法，尤其是金刚乘中。它经过了许多人的检验与实践。

    我必须说，也有很多江湖骗子——很多滑稽的江湖骗子，他们利用大乘、金刚乘等各种名目。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性，江湖骗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，而且机会主义者不在少数。不仅如此，密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。有些人可能认为金刚乘佛教是现在才变得有争议的——不，它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，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。很明显，我们这个体系里有人说毒药是药，你还能指望什么呢？这本身就是在自找麻烦，不是吗？亵渎即神圣——你一开始就引发了争议。

    所以密宗肯定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的，这可以理解。不仅如此，事实上有许多所谓的"人"真正谴责密宗，尤其是在佛教内部，而且很多时候是理所当然的。历史上，密宗一直被怀疑，充满疑虑。如果你研究密宗的历史，你会发现它一直被——我不喜欢用"秘密"这个词——严格保密，从未公开展示，而是被非常认真、谨慎地守护着。

    事实上，密宗之所以被如此严密地保密，是出于过去密宗传承持有者的关爱与慈悲。因为我们不仅需要防止人们滥用密宗——当然，这一点很重要——但我认为这远不如另一点重要：如果那些尚未成熟、还没准备好的人，哪怕对这不可思议的、神奇的——我不知道，或许可以称之为炼金术——哪怕只产生一丝怀疑，都会让他们与密宗渐行渐远。用佛教的说法，这种疏离会让他们在无数世中都无法接近密宗，这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幸。

    所以，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告诫。我的老师总是这样告诫像我这样的人：无论你做什么，都要尽力做到最好，不能让任何人对金刚乘产生怀疑，否则他们就会在无数世中与密宗渐行渐远。

   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有点沉重，我先缓和一下语气。有些人害怕相信理性，然后就陷入地狱界。而一些密宗修行者更担心的，是变得"理智"，而不是下地狱。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，如果你对我在说什么感到困惑的话。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陈述。

    实际上，这不仅存在于金刚乘，甚至在大乘中也是如此。当被问到该向谁传授空性时，月称菩萨说，他从未选择过那些聪明、博学、理性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——也就是说，从未选择那些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（这是我编的说法）。那他选择了谁呢？他说，应该向那些仅仅听到"空性"这个词就会起鸡皮疙瘩、眼含热泪的人传授空性。

    这非常神奇——因为月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知道，他是个极为厉害的推理大师。他的《入中论》（Prasangi Madhyamaka）解构了一切，但最后他在问该教谁空性时，却说：这是留给那些听到空性这个名字就会起鸡皮疙瘩的人的。

    如果你仔细想想，这其实是一种提升，很有道理。这些话容易理解，却意义深远。我认为这些话揭示了承载空性教义的载体——光是聪明是不够的，事实上聪明并不那么重要。你需要的，英语里有个词叫"neck"，对，脖子。你不能没有脖子，你必须有那个——你只需要有那个……

    你知道，我查了一下"neck"这个词，英语词典里说，有些人天生就有那种麻烦。有些人就是有那种脖子，像弯了一样，往一边弯，挂住了，就是挂住。有些人就是有那种脖子——如果你问我这是什么，如果你问我这脖子究竟是什么……

    我想佛教徒会把它叫做"有福报"——"sanam punya"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近的英文词。

   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懂这个。你们知道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会被那些有时半醉半醒、发出吱吱声的人所激励。你们会被某些人深深打动——就像有些人看到Lady Gaga，看到她那件肉做的夹克，对吧，几乎要达到高潮的状态。你知道，你就是有那种脖子。这种事就是会发生，你懂我在说什么。有些人天生就很擅长房地产，他们知道该买什么、什么时候买，就是有那种本事。我认识这样的人。

    如果你遇到这种有福报的人，当然没必要刻意对他们保密——或者说"保密"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，应该说"珍藏"。保护它、珍藏它、不随意外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公开展示，反而不重要。

    但藏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。我的意思是，整个西藏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种"巴吉里"（bajiri）文化。在西藏或不丹这样的地方，这或许情有可原。但藏人就是守不住秘密，他们总是渴望谈论和展示，这让修行者陷入了严重的危险——尤其是在1959年之前的西藏，那里没有书店，没有书架可以让你自由选择，比如卡巴拉之类的，选择非常有限，也许当时唯一的佛教图书馆就是现在这样的形式。所以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危险。

    这是佛陀的加持——像脉轮桑巴拉和金刚瑜伽母这样的图像真是令人惊叹。你知道，我们在纽约州北部等地的法中心里就能看到这些，外人来到这里，会觉得："哇，太棒了，包容度这么高。"也许他们看藏传佛教的画像，觉得很抽象，不太了解其中的含义，但藏人确实不擅长保守秘密。

    就连我今天来到这里，你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我是金刚乘的学生——对吧？这其实并不好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我刚才也告诉了你们，我渴望修习王室密宗。我不该说这些，尤其是有新人在场的时候，本来应该换一种方式说的。但现在已经这样了。

    嗯……总之，正如我所说，我的确渴望修习密宗，我不想妄自宣称自己是密宗修行者。我这么说并非出于谦虚，更像是一种免责声明。是的，我渴望修习金刚乘，但并非总是如此，也并非百分之百。

    原因在于，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密宗的教义仍然让我感到惊奇。这意味着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，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探索。就在不久前，我在纽约的时候，有人给了我一本密宗典籍。那天下午没什么事，我就读了几页。这本书我以前读过很多遍，但读起来却仍然让我惊喜不已——有些句子和短语我读过无数遍，却仍然能从中发现新的信息。

    所以，是的，我的确渴望修习金刚乘，但我认为它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。我想这是因为密宗的视野既广阔又深邃。不仅如此，有时候密宗的观点太过简单，简单到我根本无法接受，不敢接受——因为"不劳无获"的逻辑在我身上根深蒂固，当有人说"无需费力"时，我简直难以置信。不只是观点，密宗的技巧和方便法门也浩瀚无垠、深不可测，我的小脑袋瓜根本装不下。

    我不接受密宗的原因有很多。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身上残留的有神论思想依然存在，这其实挺让人震惊的。我从小学习的是中观和婆罗门教等等，但这一定是前世的后遗症——那种有神论式的、依赖救世主、认为有人会来拯救我的观念，在我身上根深蒂固。所以，密宗有时对我来说难以理解。不仅如此，有时我身上还残留着无神论的思想，这同样在阻碍我理解和欣赏密宗。

    非常复杂。而且最近当然也受到了诱惑，想要加入你们所谓的"潮流"。哇，这诱惑力真大——想要随波逐流，可不是正统的做法。你知道有句话叫"非友即敌"吗？对，非友即敌。哇，这说法真强烈，它真的让我感到震撼。当这种震撼袭来，就会动摇你正统修行的能力。当然，我也害怕那些伪善的自由主义者的愤怒。

    我必须说，那些正在看我脸书或其他社交媒体的人——也就是你们所谓的我的"前任们"——你们知道，我试图激怒他们，激怒那些自由主义者。但这在心理学上其实叫做逆向心理学，意思是说，我其实太害怕他们了。我不知道……自由主义者的愤怒真的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

    除此之外，我还想说说我是如何发现自己不太适合做一个强大的密宗容器的。你知道，就像我喜欢收集铅笔一样，我喜欢收集包——但那些都不重要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喜欢收集解药。好的密宗修行者不喜欢这个，他们会很紧张地看着我，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我喜欢收集解药，我认为解药是好的，道德伦理也认为它们是健康的，但这些都是人类的思维方式——人类的思维就是这样运作的，很复杂。

    我们说我们喜欢跳出思维定式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喜欢从书本中学习。但真正应用这些知识却很难，因为我们也想融入他人。就像我跟你们说过的，随波逐流的诱惑非常强大。即使你渴望一杯好咖啡，如果附近有一家不知名的咖啡店，选择起来也很困难，不是吗？选择星巴克要安全得多，因为你已经知道那里有什么——大杯、中杯、小杯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你会感到安全。选择那家不知名的咖啡店本身就是一种冒险，充满挑战。

    所以，这一切基本上……"摧毁"可能不太准确，但这一切至少在削弱一种魔法——某种魔法之网。你知道，毒药也是药物，这是一种魔法；药物也是毒药，这也是一种魔法；而事实是，并不存在终极毒药和终极药物，这本身也是一种魔法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落入"毒药只是毒药、药物只是药物"的陷阱，就会剥夺我们享受这种无限、浩瀚、深邃的魔法财富的能力。无论如何，在这个你们称之为经验主义、科学和技术的世界里，"魔法"这个词可能已经不再被接受了。

    好吧。业力连接的力量、因果的力量是如此强大，以至于即使在距离瓦拉纳西恒河数英里之外的地方——在这里——大手印的教义、大圆满的教义，被吉姆·伯恩布切和你们许多人带到了这片土地。是的，我对这个地方的感觉很复杂，我不知道它是否正在好转。

    但是，他所说的很多东西，甚至不用考虑佛法本身，就已经充满了对所传承之法的感激和敬畏。如果你在阅读那些文本，有时会唱诵这种传承的经文——我不知道你们很多人是怎么想的，但即使是像"觉知是禅修之身，无论生起什么都是新鲜的，这是证悟的本质"这样的诗句，对于这位简单安住于此并建立了整套体系的人而言……如果你真的能思考这些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这样的教义被带到了这里，不仅仅是在喝咖啡时随手翻翻，而是你们当中许多人花了数年时间认真参与。

    拥有金刚瑜伽母、脉轮、三昧耶这样的智慧和概念，这整套象征语言和修行方法，对外人来说想必非常陌生。但这一切仍在传承。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观察了过去大约三十五年，经历了许多挑战，但这些仍在继续——仍然有人认为所指出的那些东西很重要，值得去追寻，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都是福报，令我深受鼓舞。

    要记住，在西藏真正建立佛法花了一千多年，或者说大约两百年，当然也经历了许多挑战，因为这非常珍贵。我读的另一篇文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——比如"根登"（gendun）的概念，我不知道那些刚接触这个概念的人会怎么想，它难以言表。但那深邃的"日"（nyi）——太阳之下，清晰明亮，多么深刻，公正坚定，强大有力，强大到你无法想象——你永远不要对此有任何怀疑。

    今天我和一些年轻人交谈，我感到非常鼓舞，想在这里重复一遍。你知道，我听说人工智能的世界正在蓬勃发展，人们会因此产生身份认同危机——因为很多工作和职业将被人工智能取代，这意味着：我们是谁？我们现在是什么？很多时候，我们把自己与一份工作或某种职业连结在一起。当然，在现代社会，我们与自己疏离，我们有存在主义的焦虑。

    那时，如果你能再坚持几年——我想说一百年——我会说：是的，如果你能继续保持所有这些价值观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些后续的故事。你知道，有些人会害怕这一切，会感到恐惧和怀疑，然后各种懦弱的人就会出现……我正在读藏文，翻译得很粗糙，别笑我太多。文中说，突然会冒出一群蒙面人，他们躲进了山洞、森林和水里，然后自相残杀，吃掉了自己的亲人。这是一封信——是黑阿什（Kalachakra？）的信吗？我正在翻译，所以别太苛责我。但这真是不可思议——如果你能再撑一百年，那就是iPhone 12。大约二十年后，当它被收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当人们嘲笑当时用的是多么古怪笨拙的东西时，这些文字将成为这场身份认同危机的答案。

    今晚我需要你们记住这句话，这实际上是我唯一想说的——

    我之前说的其他东西，只是为了填满今晚的时间。这才是我真正想对在场各位说的。

    当然，你们会面临挑战，当然，你们必须去面对。有时候要坚强，有时候要非常巧妙地应对，但一切都需要珍惜。我认为这里很多人都在为保护它而努力，我为此感到高兴。我知道有些人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赘述细节了。

    好的，有人告诉我有很多问题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回答所有问题，但也许可以回答一些。好了，现在开始。我会的，是的，我不能摘下面具。这些问题来自四面八方，我们挑选了一些来回答。这些都是难题。

    哦——你怎么判断一位老师是在虐待学生、出于困惑，还是在运用善巧方便？你怎么判断？

   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，是谁问的？因为如果你没有学习和修习密宗金刚乘，这种问题根本不应该存在。当然，即使在金刚乘中，老师也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照顾学生，承担更大的责任。所以，在金刚乘中虐待和伤害学生，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，因为金刚乘的基本基础是别解脱（pratimoksha）。无论你是哪一种密宗修行者，都必须修行，都必须皈依佛法和僧伽。而皈依佛法和僧伽的基本修行，就是不伤害他人。因此，即使在这个层面上，老师也不应该伤害他人。

    但是在密宗中，如果你有意识地——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，因为最近金刚乘界发生了一些事情——如果你经过大量的分析和思考，有意识地决定运用金刚乘，决定走这条路，加入这场冒险，那么你必须有足够的智慧、勇气和胆量，把很多事情都当作善巧方便，不仅仅是修行方法，更是一种智慧。但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如果这个问题是针对整个佛教的，那么在因果道中，答案要清晰得多，更加黑白分明。在金刚乘道中，答案则复杂得多，因为金刚乘可以说是个人选择，你必须真正地做出选择。

    但我再次意识到，这个问题可能也源自于……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从何而来，它有许多所谓的背景。嗯，好吧，这听起来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太好，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说明这一点：佛教的最终目标从来都不是发展社会结构。是的，它从来都不是那样。我这么说是针对许多其他宗教的——我认为许多其他宗教都与社会结构、道德伦理等等联系在一起，而佛教并非如此。我认为这总是会在情感上或理智上让人们感到有些矛盾，所以这就是原因所在。我总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。

    举个例子，我一直说，佛教里并没有所谓的「婚礼」。你知道，这是一种社会结构，也许很多宗教都有类似的规定，或者很多宗教甚至有关于偷了别人钱包该如何处置被偷之手的规定，但佛教里并没有。假设真的存在佛教婚礼，那么佛教徒更可能也会有离婚仪式——你知道，佛教徒是这样想的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广泛，非常广泛。如果你的这个问题源自于某种社会结构，那么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。

    但从根本上来说，这就是我需要告诉你的：如果你是佛教徒，你已经皈依了佛法僧，因此你不能伤害他人，这是根本。但是，伤害与否、帮助与否等等，这些也变得非常复杂，因为它们非常主观，好坏也是主观的。抱歉，我其实没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无法用更清晰的方式解释清楚。

    你知道，如果你是金刚乘上师，那么这一定意味着你在修习大乘，因此你不能伤害他人，绝对不能有伤害他人的意图和行为，绝对不行。好的，下一个问题。

    如果金刚乘这么伟大，为什么这么多长期修习金刚乘的人仍然完全困惑，与现实脱节？

    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。嗯，你知道，仅仅因为你是修行者，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在正确地修习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也许他或她真的在试图脱离社会，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扰——这非常主观。也许你认为他们很困惑，或者说功能失调、与现实脱节。是的，我相信你可能会这么想。

    这真的很难，不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好吧，你说的是《精磨经》吗？你知道，如果你看看过去那些伟大上师写的祈祷文，你会发现很多类似的内容。例如，吉美·林巴对完美人类的定义是：如果你与人类的现实脱节，你就实现了你的目标，你做得很好。他有这样的祈祷文，例如，他说过什么来着？《一百件我希望永远不会成真的事》《一百件我不敢许愿成真的事》，诸如此类。所以，这可能又有点难回答。

    我不想这么说，但是……是的，我确信肯定有很多与现实脱节的金刚乘修行者。我是说我自己——我必须说，你知道，我自愿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不仅仅是这么说。嗯……是的，我已经在前面说过，你知道，在我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中，有很多……你知道，我身上有某种棘手的成分，这很棘手。但当我告诉我的导师该如何处理它时，他说这实际上意味着我正在佛法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挣扎。他说这或许至少是个好的开始。他说，至少我还在思考，至少我患有精神分裂症，至少我没有完全盲目地沉溺于这个虚幻的世界——我想这或许是好事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谈论「毒药即良药」这种程度的对话，你需要真正那样思考。我不想说我不能，我不想告诉你，好吧，这是正确的事，这是错误的事。伙计，我有什么资格说这些？你知道，我没有那种能力，我不是全能的人，可以决定你想做什么。

    好吧，我有两个问题要记住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很想知道您能否详细解释为什么在金刚乘中收集对治（解毒剂）是如此不好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对于我们这些内心深处希望黑阿夏（Kalachakra）信条一百年后依然存在的人来说，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？尤其是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。

    关于收集对治这件事，您需要听我说：这不好，但您仍然应该继续收集。您需要听我说，这就是密宗之道的精髓。我告诉您，密宗会告诉您一些事情，让你去做，还会让你去做其他的事情。你知道，就像在那洛巴的修行中，整个早晨都让您以本尊的身份升起，然后突然在一秒钟之内，您必须溶解一切，等等。至于保留对治，为什么不好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听说它不好？因为如果您拥有对治，那么您总是拥有对治的反面，而这是您不希望看到的。为什么？这意味着您有执取，所以要摆脱它们。就像财富，就像黑色的灰烬，所有这些——正如我所说，我认为你们现在做得对，你们只需要继续，继续你们正在做的任何事。

    有时我们会感到沮丧，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个组织或一个委员会应该做这做那，当他们没有做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沮丧。但是，如果你看看佛法的历史，你会发现总是会有人突然出现来保护佛法，总是这样。看看佛法的历史，我的意思是，哇——无著和世亲的母亲，你知道，印度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，男人、男人、男人等等。然后还有这个……我想我们说的是无著的四到六世纪，甚至更早。一个佛教徒——你知道，她非常沮丧，她真的很想保护佛陀的教法。所以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她是印度女人，男人的世界，她不可能为了生个孩子就和王子发生关系……然后无著出现了。想想看，在印度，一个女人居然和王子调情，哇，她经历了多大的丑闻啊！然后，好像这还不够，她还抛弃了王子，然后和婆罗门混在一起，这在印度是不可接受的。然后出现了世亲——无著和世亲，他们就像是大乘佛教的先驱，地位就如同龙树菩萨一样。

    所以我认为，最出乎意料的事情也能发生，我认为这是因为有人受到了激励。我认为这是真的，即使在当今世界，在佛法方面也是如此。我注意到，即使在西方，很多仁波切，像我这样的利益相关者，也没有像普通信众那样做得那么多。应该要做，但总会有这样的情况：一个带着三个孩子、没有丈夫的母亲，必须努力工作，她负责打扫中心、复印、做饭，还要让人们来听这些教义，她工作非常辛苦。这些人总是会这样出现，我觉得这很好。

    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嗯，还有一些问题，好的，来自网络空间。

    你怎么能继续维护这个体系，以及那些毁了许多人生活、造成伤害的人呢？那些造成伤害的人毁了我的朋友和我的生活。

    我不知道，这个问题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这个问题指的是我写过或说过的话，我一直都在谈论金刚乘需要如何守护和捍卫，而不是针对个人。如果人们仔细阅读……英语里有句谚语叫「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」，是的，我认为这很重要。所以，即使你看到的是像「道歌」（vajra songs）这样的词，哇，你不能忽略它们，这些很重要，它们对很多人有益。仅仅因为某些人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期望和假设不能真正发挥作用，或者说，如果你也这样认为，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。这正是我一直想表达的，因为金刚乘真的非常珍贵。

    是的，正如我所说，金刚乘因为很多密宗人士的行为而饱受争议，你知道他们的举止，他们不够熟练，他们散发出的……我不知道。但密宗的智慧本身非常珍贵，而且非常及时，尤其对现代人来说。我认为如果你想跳出思维定式，这就是最好的方式；如果你忽视这一点，是无法跳出思维定式的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已经思考了好几个月，尤其是在过去两年里，因为疫情，我们有很多时间思考。所以，是的，金刚乘非常了不起，需要保护。

    好的，也许最后一个问题：你会对那些一心追求开悟而忽略了孩子的父母说些什么？即使是虐待——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    育儿方面，我自己从未当过父母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发表太多评论，但是，嗯……

    我曾经告诉有孩子的朋友们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强迫孩子接受佛教的价值观和伦理，也不要简化佛教教义。即使从实际角度来看，孩子们似乎总是会反其道而行之，所以强迫孩子接受佛教教义可能并不明智。

    如果你希望孩子也能遵循佛法，理想情况下，身为父母，如果你能以谦逊、慈悲、善良、宽容、胸怀宽广、视野开阔的方式修行，孩子们会一直为你感到骄傲，一直仰慕你，把你视为榜样。俗话说，父母才是孩子真正的父母。所以，我认为父母若能坚持自己的修行方式，孩子或许会更愿意主动亲近你，而不是被强行灌输。

    我假设这个问题是针对修行佛法的父母而言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不要强迫孩子，有时甚至要刻意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——这样他们反而可能更愿意亲近你。你知道，如果你让他们感觉你现在不需要他们，他们反而会想要更多。我觉得那样做或许才是对的。

    但养育孩子真的很难，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。我觉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被过度推崇和吹捧，而各种媒体又会让人彼此疏远。所以我不知道父母究竟能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——这值得好好思考。我想，在想要融入群体和想要保持自我之间，总是会有冲突。我相信所有未来的世代都会渴望融入群体，但他们会如何融入，也许是透过社群媒体或网络。

    总之，如果这个问题是关于身为佛教父母应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，我们至少应该真正地、正确地修行佛法，而不是将其强加于孩子——这一点不可忽视。我想是这样。

    ---

    好的，谢谢。

    是的，因为我也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员。顺便说一句，晚上好。我五岁的时候见过川普毕肖普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声震耳欲聋。我母亲当时很年轻，是个18岁的单亲妈妈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仔细想想，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尖叫个不停。那是一种穿透力极强的能量。我清楚记得，那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母亲遇到了一个古怪的、残疾的藏族人，然后把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塞进一辆卡车，横跨了整个国家。从某些角度来看，这很疯狂。但是，我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这段经历，绝对的任何东西。我能够站在这里，简直难以置信，这其中的功德无量。

    我今晚本来不想站起来发言，也不想提问，但最后一个问题触动了我。它触动了我——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母亲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的母亲孕育了未来的佛陀。我的母亲，我很幸运，她还活着。她刚刚在坎波修道院完成了为期九个月的闭关修行，大家都叫她「火花」（Sparky），这是她的昵称。德西·霍华德，有些人认识她。

    记得吗？我们能不能表演个魔术？是的，会用到一些道具，但绝对真实。我没有任何成就或特殊能力，只是个普通人。但我确实随身带着一块石头，这会让一些佛教徒非常恼火，他们完全不理解，这让他们有点不自在。他们会问：「那家伙是做什么的？」拉里，他是个犹太人，很有学问，他会说：「伊森，把那该死的石头扔掉！你拿着石头干什么？」我会说：「拉里，石头不会跑掉，它只是一块石头而已。但我会给你们展示一个魔术。看好了——一块石头，拉里，拥有秘密的魔力。你们觉得是什么？是引力！引力！」

    现在我们在一个摆满佛的房间里。我们只需要你暂时化身为佛，即使只有一秒钟也好，如果可以的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件事。

    所以我要许个愿。我手上这块石头很普通，我想让大家都看看——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对吧？它很普通。但这块石头也是一颗能实现愿望的宝石，价值连城。我打算给它投保，事实上，我正在考虑找律师，保额一百万美元。所以，我现在要许愿，这颗能实现愿望的宝石一定会实现。

    这个愿望来自我的母亲。我母亲说她有这颗宝石。当时我在安纳波利斯皇家城，她说：「伊森，我随身带着这颗和平之门，用来练习布乐、雅乐和持明。」她当面告诉我，持明者伊森当面告诉约翰·卡洛斯：「整个香巴拉王国都依赖于它。」就是跳这种滑稽的舞蹈，抱歉，这真的是一种极其痛苦的舞蹈——雅乐。你听过这种舞步吗？这是日本皇室的宫廷舞蹈。我之前在布雷顿角的时候意识到，我母亲实际上是某种传承的持有者，这很重要。这个传承来自托吉老师，持明者说你必须跳这种舞，因为整个香巴拉王国都依赖于此。他跟很多人说过很多话，他可能也跟拉里说过，例如翻译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事情，你做的每一篇文本都必须完美翻译。我明白这一点。

    但我现在想许个愿，希望在2023年9月21日，在卡利法谷，我能拿出5000块钱，付给我母亲，让她穿上华丽的服装，带着现场乐队，跳雅乐。还有一些人会演奏一些非常独特的乐器。然后，我要邀请其他香巴拉艺术家，像是那些做插花的，甚至像吉娜·史蒂克那样脾气暴躁的—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惹她生气。但是，当你手里拿着她的一件瓷器时，你实际上就把香巴拉王国握在手中了。这真的让我很困惑，因为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暴躁，但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。

    所以我现在许个愿。今天早上我走进一家古董店，发现了一块石头。很奇怪，我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香巴拉佛杖，它有点像祝福佛杖，只不过这个是清朝的。它非常珍贵，而且我买的价格很合理。我想把它拍卖掉，用来给卡拉帕山谷里的小棚屋盖个屋顶。我们的卡拉帕宫殿里老鼠成灾，事实上，加里·布朗，卡利帕谷的导演，他当时正在上面修屋顶——我没开玩笑，蛇从天花板里爬出来了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屋顶。我承诺，两年后，我会用这块石头，在你们的帮助下，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新的屋顶。

    好的，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的时间。还有，里姆查，你知道的，你随时可以叫我停下来休息。总之，我非常感谢你们抽出时间，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不，谢谢。好的，拉里，你将会亲眼见到这块石头。

    〔音乐〕

  